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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酸氢根(HCO-
3 )是水中最常见的阴离子之一,能直接影响饮用水的水质,并对饮用水的典型净化工艺的效能和处

理出水的水质稳定性产生影响。 论文总结了天然水体中 HCO-
3 的来源和存在形式,系统分析了其含量对管道寿命、饮用水水

质稳定性、舒适健康性的意义,以及对混凝、消毒等水处理工艺净化过程和出水水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饮用水

处理过程中 HCO-
3 的适宜控制目标。 论文内容可为水厂及供水管网中 HCO-

3 的合理控制、供水安全的保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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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carbonate
 

radical
 

(HCO-
3 )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ions
 

in
 

water,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water
 

quality
 

of
 

drinking
 

wat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ypical
 

purification
 

process
 

and
 

the
 

water
 

quality
 

stability
 

of
 

the
 

evolved
 

effluent.
 

Paper
 

summarizes
 

the
 

origin
 

and
 

existence
 

form
 

of
 

HCO-
3

 in
 

natural
 

water
 

bodies,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content
 

on
 

the
 

pipeline
 

life,
 

the
 

significance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bility,
 

comfort,
 

health,
 

and
 

for
 

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such
 

as
 

coagulation,
 

disinfection
 

purific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water
 

quality.
 

On
 

this
 

basis,
  

the
 

suitable
 

control
 

target
 

of
 

HCO-
3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treatment
 

is
 

discussed.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HCO-
3

 and
 

the
 

guarantee
 

of
 

water
 

supply
 

safety
 

in
 

water
 

treatment
 

plant
 

and
 

water
 

suppl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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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然水体缓冲体系形成及缓冲过程

Fig. 1　 Buffer
 

Systems
 

Formation
 

and
 

Buffering
 

Process
 

of
 

Natural
 

Water

　 　 碳酸氢根(HCO-
3 )是天然水体中普遍存在的阴

离子之一,是天然水碱度的主要组分。 据不完全统

计,天然水体中的 HCO-
3 质量浓度一般为 100 ~

400
 

mg / L,其中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

大部分饮用水中 HCO-
3 含量较低,而西南地区、西北

地区部分地区饮用水中 HCO-
3 含量较高,宁夏等地

区的部分地下水中 HCO-
3 质量浓度甚至超过

400
 

mg / L,而其含量对水的类型划分、使用用途及

其处理过程均有一定的影响。 在水的自然循环过程

中,HCO-
3 对调控碳在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圈和海

洋圈之间的流动,以及维持水体的 pH、保障水生动

植物正常生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水的社会循环过

程中,HCO-
3 则直接影响供水管道的腐蚀和结垢、典

型水处理工艺净化效能及饮用水水质健康性。 近年

来,优质水以及高品质水的概念在饮用水处理领域

广受关注[1] ,即在保障水质合格、安全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升水的健康性、便利性以及口感等,而这与

HCO-
3 也有一定的关联。 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中未对水中 HCO-
3 提出限值要

求,且目前针对 HCO-
3 对于饮用水水质稳定性、水质

健康性及其处理、输送的影响和意义的系统阐述尚

需进一步完善。 因此,本文将在分析水中 HCO-
3 来

源基础上,系统阐述其对饮用水水质、处理过程及其

输送过程的意义,并初步探讨饮用水中 HCO-
3 含量

的适宜控制目标。
1　 水中 HCO-

3 的来源及存在形式

1. 1　 水中 HCO-
3 的来源

　 　 天然水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碳元素,除少部分以

有机态存 在 外, 大 多 数 以 溶 解 在 水 中 的 CO2、
H2CO3、HCO-

3 、CO2-
3 等无机态存在,且各无机形态的

比例与水的 pH 直接相关。 天然水的 pH 值一般为

6. 5 ~ 8. 5,水体中的碳酸化合物主要以碳酸氢盐的

形式存在。 天然水体中的 HCO-
3 的主要来源(图 1)

包括:①大气中的 CO2 溶解于水体中[2] ;②水生动

物和植物新陈代谢产生的 CO2 溶解于水体中[3] ;
③岩石及土壤中的碳酸盐被溶解进入水体[4-5] ;
④动物的排泄物、腐败的有机物或工业排水中含有

的 HCO-
3 进入水体[6] 。 因此,水体中 HCO-

3 的含量

与降雨、蒸发、淡水输入、海冰融化、人类生产生活等

密切相关。 而全球 CO2 水平的升高将会导致水体

中溶解性 CO2 浓度增加,HCO-
3 含量升高,进而对水

生生物的新陈代谢产生影响[3,6-7] 。 国内
 

60
 

个水厂

(地表水厂和地下水厂各 30 个)水源水中阴离子当

量浓度的组成比例的统计结果(图 2)表明,大部分

地区地下水源水和地表水源水离子组成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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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
3 为主要的阴离子之一。 需注意的是,盐碱水

的缓冲能力较差,大都具有
 

pH
 

高、HCO-
3 占比较低

的特点[7-8] 。 此外,造纸、印染、化工、电镀等行业排

放的废水及农业面源污染都会对水中 HCO-
3 的含量

产生影响。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由于地下水资源过度

开采,水中钙硬度和碱度 ( HCO-
3 ) 也呈现增加的

趋势[9] 。

图 2　 我国部分水源水中阴离子当量浓度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Anion
 

Equivalent
 

Weight
 

Concentration
 

in
 

Some
 

Water
 

Sources
 

at
 

Home

1. 2　 HCO-
3 在水中的转化及基本作用

　 　 HCO-
3 对维持水体 pH 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天然水体正常 pH 范围内,其酸-碱缓冲容量的

95%来自于 CO2 -碳酸盐体系,且 HCO-
3 及其共轭酸

碱含量越高,水体自身的缓冲能力越强。 作为两性

物质,HCO-
3 可根据水中 H+ 、OH-的含量变化自动调

整离解反应的方向[9] [图 1、式(1)]。

H2CO3⇌H+ +HCO-
3 ⇌2H+ +CO2-

3 (1)

此外,与 HCO-
3 相关的化学反应对维持水中

CO2 平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作用过程为如

式(2) [10] 。

CO2 +CO2-
3 +H2O⇌2HCO-

3 (2)

因此,作为水源水中含量较高的典型阴离子,
HCO-

3 对于维持水体 pH 及水中 CO2 含量具有重要

的作用。
2　 HCO-

3 对水质稳定性及品质的影响

2. 1　 HCO-
3 与饮用水水质稳定性的关系

　 　 水质稳定性是近年来饮用水领域关注的关键指

标之一,对于管网自身和管网输送过程中的水质具

有重要的意义,水质稳定性较差会直接导致饮用水

输送过程中管道的腐蚀或管壁上的结垢(图 3)。 通

常用 Langelier 饱和指数( LSI) 和 Ryznar 稳定指数

(RSI)来评价水质稳定性,在两个指数核定过程中,
饱和 pH(pHs)的计算至关重要,其数值与总碱度、
pH、钙硬度和总溶解固体直接相关。 因此,HCO-

3 是

影响水体水质化学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其含量直接

决定饮用水对管网的腐蚀或结垢倾向。
一般认为,当 HCO-

3 质量浓度低于 80
 

mg / L 时,
水体具有腐蚀倾向,在输送过程中会侵蚀金属管道

内壁、管道水泥砂浆内衬、非金属保护层和非金属管

材等,造成管道使用寿命的缩短、管道的漏损[11] 。
HCO-

3 含量较低导致管道腐蚀的现象易出现在海水

淡化出水、南方部分水源以及少量南水北调水源调

换的过程中[12] 。 针对 HCO-
3 含量极低的海水淡化

出水,补充适量的 HCO-
3 有利于保持其水质稳定性、

维持管网输送过程中水质的安全。 HCO-
3 含量升高

可增强水体缓冲能力、降低腐蚀速率[13] ,一般认为:
HCO-

3 质量浓度低于 50
 

mg / L
 

时,LSI 一般小于 0,水
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增加 HCO-

3 质量浓度为
 

100、
150、200

 

mg / L 时,LSI 逐步增大,腐蚀性减弱[14] ;当
HCO-

3 质量浓度高于 300
 

mg / L 时,水体有明显的结

垢倾向,此时供水管道表面形成 CaCO3 附着层,导
致管道有效过流面积减少、水流动阻力增加、供水能

耗增大[13] 。 这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悖,严重

时会使管道完全堵塞,造成爆管事故。
由于管道内腐蚀和结垢过程复杂,产物种类繁

多,通常将管内壁由腐蚀和结垢过程生成的黄褐色、
多孔、凹凸不平的锈蚀物(主要是氧化铁和氢氧化

铁)、层状堆积物(如 CaCO3、水中的胶体颗粒等)和

黏垢(生物膜) 相互结合成的复合体均统称为管

垢[15] 。 附着在管道上的管垢会引起浑浊度增加、余
氯和溶解氧锐减以及重金属的富集,影响管网末端

水质。 其中,重金属富集具体体现为 Cu、Ni、As、Cr、
Cd、Pb 等物质的大量累积,富集浓度甚至超过水源

水体中相应浓度多个数量级[16] 。 此外,管垢层还会

成为污染物累积和微生物生长繁殖的场所。 当管道

管垢层较厚时,水中的丝状铁细菌可依靠铁盐的氧

化而附着于管内壁,形成一种密集的锈瘤,同时产生

黄褐色的絮状物,这种铁细菌还可以将硫酸盐还原

成硫酸铁, 几乎覆盖整个管壁, 导致管道腐蚀

加剧[17-19] 。
2. 2　 饮用水水质稳定性的调控

　 　 根据影响水质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可以看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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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管道内壁腐蚀与结垢

Fig. 3　 Corrosion
 

and
 

Scaling
 

of
 

Inner
 

Wall
 

of
 

Pipelines
 

过调整饮用水的关键水质参数可以改变其水质稳定

性、保障管网输送安全。 结合水中物质对饮用水安

全和健康的影响,调整 HCO-
3 含量可以实现水质稳

定性优化和饮用水健康、安全、舒适的双重目标。
基于以往针对饮用水中 HCO-

3 与其腐蚀、结垢

倾向间的研究结果,可以初步认为水中 HCO-
3 质量

浓度为 80 ~ 300
 

mg / L 可以保障其水质稳定性[16] 。
适当增加 HCO-

3 含量可有效缓解水体酸碱度的突

变[18] 和输水管道中铁的释放[22] ,同时不会造成管

道出现明显结垢现象[13] 。 增加 HCO-
3 的含量可通

过投加少量碱、提高 pH 的方式[12] ,特定情况下也

可通过与气体 CO2 组合投加来实现 HCO-
3 和碱度的

同步增加[20,23] 。
2. 3　 HCO-

3 与优质饮用水供给的关系

　 　 优质饮用水的供给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
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优质饮用水目前尚

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一般指在满足现行《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 ( GB
 

5749—2022)的“合格水”基础

上进一步提升水质,以更好地提升其安全性、舒适性

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而 HCO-
3 与饮用水对人体的

健康及舒适性也具有一定的关联。
2. 3. 1　 HCO-

3 对水质健康性的影响

　 　 饮用水的卫生安全与健康效应是人们所关注的

主要方面。 HCO-
3 作为胃液和肠液的正常分泌组分

可被 人 体 高 效 吸 收, 其 含 量 直 接 影 响 人 体 健

康[24-25] 。 国内外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水中的 HCO-
3

除具有维持人体酸碱平衡外,还有以下益处(图 4):
①提升血液 pH,缓解代谢性酸负荷,这也是水中

HCO-
3 益于人体健康的基础;②在正常血压区间内

降低收缩压以及下调血压升高因子醛固酮和肾素的

水平,通过减少低密度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

平,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改善血脂谱分

布,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25] ;③改善机体糖代

谢,提高糖耐量加强胰岛素,降低餐后血糖,有助于

预防糖尿病,患者长期饮用高 HCO-
3 含量的饮用水

(苏打水)会导致血压、血脂不同程度下降,且可消

除高脂血症[25] ;④降低甲状旁腺激素( PTH) 和 C
肽,降低成年女性破骨细胞活性,富含碳酸氢盐和钙

的碱矿泉水能减少骨质流失[26] ;⑤减轻十二指肠运

动的潜在功能障碍、增强胃排空率、明显增强胃酸和

胃蛋白酶原分泌,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中和过多的胃

酸、增 加 胰 腺 分 泌、 促 进 肠 道 蠕 动、 改 善 便 秘

等[27-28] ;⑥碱化尿液,维持尿 pH 值在
 

6. 2 ~ 6. 9,提
高尿酸的溶解度,避免尿酸盐沉积,预防肾脏及尿路

结石的发生[29] ;⑦减少乳酸、抗疲劳、减轻血液黏

稠,可中和大量运动后人体肌肉产生的大量乳酸,起
到缓解肌肉酸痛的作用[30] ;⑧饮用水中存在适量的

 

HCO-
3 ,有利于人体对

 

Ca、Mg 的吸收及利用[31] 。

图 4　 HCO-
3 对维持人体机能的作用

Fig. 4　 Effect
 

of
 

HCO-
3

 on
 

Maintaining
 

Human
 

Function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期饮用 HCO-
3 含量较高

的水会出现胃酸缺乏、嗳气、食欲不振、腹胀、消化吸

收障碍等不良反应[31] 。
2. 3. 2　 HCO-

3 对饮用水口感的影响

　 　 饮用水的口感是评价其品质的重要指标,而

HCO-
3 含量对饮用水的口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

来说,水中 HCO-
3 会使水口味偏甜[32] ,适量的 HCO-

3

含量有利于提升水的口感,使水质润滑可口;过量的

HCO-
3 则使水饮用时有黏稠感,饮用后会出现不解

渴的感觉[33] 。 HCO-
3 对水口感的影响不仅与其自身

含量有关,还和 Ca2+ 、Mg2+ 与 HCO-
3 比例有关:①当

HCO-
3 含量>Ca2+ 、Mg2+含量时,不仅水的口感较好,

还有一定的甜味;②当 HCO-
3 含量<Ca2+ 、Mg2+ 含量

时,存在非碳酸氢盐硬度,水味变差,甚至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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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O-
3 含量低而 Ca2+ 、Mg2+ 含量高的苦咸水所呈现

的苦、咸充分证实了上述结果,所以 Ca2+ 、Mg2+ 含量

高的饮用水通过提高 HCO-
3 含量可使水的口感显著

提升[34] 。
2. 3. 3　 HCO-

3 对饮用水“水垢”生成及控制的影响

　 　 饮用水使用过程中的“水垢”问题是近年来水

厂被投诉较多的水质问题之一,HCO-
3 是生成“水

垢”的主要物质基础。 水中碳酸盐“水垢”的生成过

程如图 5 所示:当水中的 Ca2+ 、Mg2+与 HCO-
3 含量较

高时,水在煮沸过程中 CO2 由水中溢出,水中溶解

性无机盐离子之间的稳定状态被打破,Ca2+ 、Mg2+与

CO2-
3 的离子积超过了 CaCO3 溶度积后便形成了

CaCO3 沉淀,即“水垢”的主要成分。

图 5　 HCO-
3 对饮用水“水垢”生成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HCO-
3

 on
 

the
 

Formation
 

of
 

" Scale"
 

in
 

Drinking
 

Water

高硬度饮用水“水垢” 的控制与水中 HCO-
3 的

含量有关(图 6),根据水源水中
 

HCO-
3 含量的差异,

可以分为 2 类水质特征差异明显的水源:①HCO-
3

含量较高且碳酸盐硬度占总硬度 50%以上时,针对

此类水源水主要考虑总硬度和 HCO-
3 含量的降低,

一般将总硬度(主体是碳酸盐硬度)降低
 

30% ~ 40%
即可解决“水垢”问题;②HCO-

3 含量低且非碳酸盐

硬度占总硬度
 

50%以上时,针对此类水源水需要同

步考虑总硬度、硫酸盐、Cl- 及其他复合污染物的去

除[21] 。
3　 HCO-

3 含量对饮用水处理工艺的意义

3. 1　 混凝效果及成分残留

　 　 混凝是常规处理工艺中的关键工艺单元,对保

障整体处理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其净化效能

与水质条件有直接关系,其中碱度是重要影响因素

之一。 水中 HCO-
3 含量对混凝剂的水解速度、水解

产物和混凝沉淀效果影响很大。 以铝盐混凝剂为

例,当铝盐溶于水后,会发生水解作用,通常是以

[Al( H2O) 6 ] 3+ 存在, 接着发生水解与缩聚反应

　 注:总硬度均为 200
 

mg / L。

图 6　 不同含量 HCO-
3 饮用水沸后“水垢”生成

Fig. 6　 " Scale"
 

Formation
 

of
 

Drinking
 

Water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of
 

HCO-
3

 after
 

Boiling

[式(3) ~式(5)]。 当水中含有适量 HCO-
3 时,可以

有效中和水解过程生成的 H+ ,保证铝水解生成物主

要是 Al(OH) 3 沉淀物。 而原水中 CO2-
3 含量不足时

(如因藻类滋生消耗了水中的 HCO-
3 ),铝的解离产

物主要以[Al( H2O) 6 ] 3+ 、[ Al( OH) ( H2O) 5 ] 2+ 的形

式存在,混凝效果变差[35-36] ;当 pH 明显变化大时,
水解成 AlO-

2 [式(6)],混凝效果变差。

[Al(H2O) 6] 3+ = [Al(OH)(H2O) 5] 2+ +H+ (3)
[Al(OH)(H2O) 5] 2+ = [Al(OH) 2(H2O) 4] + +H+

(4)
[Al(OH) 2(H2O) 4] + = [Al(OH) 3(H2O) 3]↓+H+

(5)
[Al(H2O) 6] 3+ +4OH- = AlO-

2 +8H2O (6)

从上述混凝剂离解过程可以看出,当 pH 下降

到一定程度时,铝盐水解作用变差,生成胶体成分减

少,离子状态的残余铝增加,增加铝超标的风险,而
聚集在人体中的铝过高将会导致软骨化症、老年痴

呆症[37] 、尿毒症等疾病,甚至造成死亡[37] 。 HCO-
3

含量对铁盐混凝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相似。
3. 2　 消毒过程

　 　 消毒工艺是保障饮用水生物安全的关键工艺单

元,目前多采用液氯、次氯酸钠,以及紫外、臭氧等消

毒剂。 液氯、次氯酸钠类消毒剂的水解会引入外源

H+ ,进而对水体 pH 产生一定冲击。 如果被消毒水

体 HCO-
3 含量过低,缓冲力弱,就会导致 pH 大幅波

动,并最终影响消毒效果。
此外,pH

 

对其他类型消毒剂的消毒效果也

有一定的影响 [ 38] 。 例如:酸性条件下碘消毒剂

以及醛类消毒剂消毒效果增强,碱性条件下阳离

子消毒剂、生石灰等碱性消毒剂消毒效果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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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保持水中 HCO-
3 的含量充足以维持水体

pH
 

的相对稳定,对消毒剂充分发挥消毒性能至

关重要 [ 38-39] 。
3. 3　 活性炭工艺

　 　 活性炭吸附法是利用活性炭的结构优势和化学

性质,如大比表面积、多孔结构、疏水性等,对常规工

艺处理后的溶解性有机物( DOM)和微污染物进行

吸附去除的方法[40-41] 。 研究[42-43] 表明,当工艺进

水中 HCO-
3 含量较高时,HCO-

3 会与 DOM 和微污染

物竞争吸附位点,从而降低活性炭对目标污染物的

吸附能力。 此外,臭氧生物活性炭(O3-BAC)工艺是

将臭氧化学氧化、活性炭吸附、生物氧化降解技术合

为一体的工艺,已逐渐被我国大部分水厂采用。 当

工艺进水中 HCO-
3 含量较高时,HCO-

3 不仅会降低

活性炭的吸附能力,还会与作为强氧化剂的臭氧发

生反应使臭氧的消耗变高,降低 O3-BAC 的整体处

理效果。 同时从工艺进水到出水中 HCO-
3 的含量会

降低,所以当进水 HCO-
3 含量较低时会导致水质稳

定性降低[44-45] 。
3. 4　 反渗透(RO)工艺

　 　 RO 工艺以压力差为推动力可对水中的溶解性

盐类、有机污染物、胶体物质等进行有效地去除,是
常见的深度处理工艺之一。 RO 工艺在运行一段时

间后,膜表面或者内部就会有部分离子结晶析出,并
沉积附着于膜表面造成膜堵塞,会导致通量下降、离
子截留率降低、不可逆的膜损坏、膜使用寿命缩短、
维护费用增加等问题。 而 CaCO3 作为无机垢的主

要成分与 RO 工艺进水中 HCO-
3 含量有直接关系,

且当 RO 系统回收率较高时,膜组件末端的浓水侧

中成垢离子浓度往往是进水时离子浓度的 2 ~ 4 倍,
此时无机结垢现象更加突出[46-47] 。 因此,为减少

RO 膜结垢,确保工艺的正常运行,应采用预处理将

进水的 HCO-
3 含量控制在合理范围。

3. 5　 生物砂滤池去除氨氮

　 　 砂滤池生物膜的硝化作用对水中的氨氮有去除

作用,此过程主要由氨氧化菌和亚硝酸菌氧化菌共

同作用完成,反应如式(7) ~式(8)。

2NH+
4 +3O2

氨氧化菌
→2NO-

2 +4H+ +2H2O (7)

2NO-
2 +O2

亚硝酸菌氧化菌
→2NO-

3 (8)

合并后如式(9)。

NH+
4 +2O2

硝酸菌
→NO-

3 +2H+ +H2O (9)

从式(7) ~式(9)来看,硝化作用的过程不断产

生酸度,使反应体系中的 pH 降低。 由此可见,要保

证硝化作用顺利、彻底完成,需要保证此过程中 pH
的相对稳定,即水中含有足量的 HCO-

3 。 在水厂常

规水处理工艺中,对于低 pH、低碱度的水源水,在混

凝反应前投加石灰,将待滤水的 HCO-
3 的含量提高,

可以有效提高生物砂滤池对水中氨氮的去除率[48] 。
3. 6　 磁软化过程

　 　 HCO-
3 的含量会影响磁化处理过程,当水中

HCO-
3 碱度增大时,磁化处理和未磁化处理的水中

结垢量都增加,不同的是在碱度为 350
 

mg / L (以

CaCO3 计)左右时磁化处理可以抑制结垢过程,但
当水中 HCO-

3 碱度远小于硬度时,抑垢效果不明显,
即 HCO-

3 含量与硬度的比例会影响磁化抑垢处理过

程。 因此,可考虑对在管道中停滞时间较短的水体

使用辅助加碱法提高磁化水抑垢效果[49-50] 。
4　 饮用水中 HCO-

3 的意义和控制目标探讨

　 　 饮用水中 HCO-
3 对于饮用水的口感、稳定性、健

康性以及水处理工艺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图 7),针
对具体的意义和控制目标探讨如下。

图 7　 影响 HCO-
3 控制的关键因素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HCO-
3

 Control

①我国不同地区 HCO-
3 的含量存在较大的差

异,与水体的地理环境、地质条件、水源类型、水处理

工艺等因素均有关。 因此,我国现行《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
 

5749—2022)并未规定统一的限值,
但结合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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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中的 HCO-
3 含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既要防

止 HCO-
3 含量较低而导致水的缓冲性能差、管道易

腐蚀及混凝消毒等处理效果差等问题,也要规避

HCO-
3 含量较高而导致的易管道内结垢、煮沸生成

“水垢”影响用户使用感受、长期饮用不利于身体健

康等问题,同时保证饮用水口感和确保饮用水中含

有一定量的 HCO-
3 以促进人体对 Ca2+ 、Mg2+ 的吸收

利用。
②基于生活饮用水缓冲性能、水质健康性和稳

定性以及水处理等方面的需求, 针对饮用水中

HCO-
3 的控制目标应满足,控制水中的 HCO-

3 质量

浓度在
 

80 ~ 250
 

mg / L 最佳。 为使水中 HCO-
3 的含

量最佳,针对 HCO-
3 含量过低的水可考虑采用联合

投加 CO2、石灰的方式提高其质量浓度至 80
 

mg / L
以上;对于 HCO-

3 含量过高的水,可通过投加氢氧化

钠、氢氧化钙将水体中的 HCO-
3 降低至适宜范围。

③目前已有部分针对水中 HCO-
3 含量适宜范围

讨论的研究,但 HCO-
3 在水循环等方面作用及对水

处理工艺、饮用水管网运输的影响研究还需进行进

一步完善,且在水质健康方面缺乏相关长期健康效

应评估,各地区也应根据自身水质情况、水源类型、
水处理工艺、用户反馈等设置参考值,以保障饮用水

水质,提高用户用水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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